
高法权

初闻小妹岱明应马、荀二位主编之邀约，负责撰写

《淮安历史文化丛书》之《饮食文化》分册，惴惴然恐其难

以胜任；唯念她幼年即在长辈昫濡引导下，爱好文史，于

乡邦文献珍闻轶事尤所属意，又顾其为家乡效力抒忱之

热望，故尔未加拦阻。不意晨昏颠倒、寝食几废而四阅

月，竟克成此书，甚觉欣幸也已。

观其全书始末，第一章《食踪遥探》立足淮地，溯人类

初始之饮食文化，摹写生动，情境宛然。第二章《蠙珠暨

鱼》记淮地饮食资源之丰美，脉络底清，大要已备。第三

至五章是本书的主体，博采史实，独抒灼见，论述淮菜的

发展和基本特征。《金咽食府》阐发了淮菜所以发端和昌

明于“漕河盐榷萃于一郡”的淮安之缘由。漕、河二督府

的设置和达官豪吏的侈靡之风，加之淮北盐商的竞相比

附，足成了淮菜繁富厚实的底基。《孔道星河》着重叙写

淮安位处南北交融交汇之所，交通的发达带来饮食服务

业的兴盛；自古及今，淮安以博大的胸怀和适口之美味佳

肴，接纳延揽了多少贤才杰士，无怪施耐庵云“寻得山阳

好住家”。《珠辉玉耀》始述淮安妇女及专业厨师、美食家

前  言



淮扬菜美食文化节”佳期在即，此书作为

们在饮食文化方面的特殊贡献，继而归纳出淮菜“和、精、

清、新”的四大特征，文笔酣畅，言之凿凿。第六、七章《泉

山茶歌》、《酒乡醉韵》，分墨茶酒两道，清味隽永，情趣盎

然，其中不乏令人动容的章节。最后《流风遗箴》写淮安

食俗和淮人对饮食之感悟，亦可见文化积淀之精萃。

古往今来，民以食为天，食以文生辉，此为人世间常

情恒理。诚如恩格斯所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

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

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

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

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

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

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

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

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恩选集》第三卷第

页）《淮安饮食文化》一书即试图从人类饮食、淮安饮

食的源与流、古与今、旧与新、官与民、雅与俗中，着力诠

释人们“吃、喝、住、穿”之简单事实，和饮食文化中物质生

活资料生产的曲折过程。窃以为，这一宗旨基本得到了

体现。

“中国淮安

奉献给文化节的一束礼花，谅不致令读者失望。然亦因

此书系发前人所未备，加之时间过于仓促，故粗陋偏颇之

弊在所难免，兹不俱述，非徒为亲者讳也。



食　　踪 　　遥 探

淮河发源于桐柏，旁会众多支派，滔滔千里，浩然而

东。古人将其与长江、黄河等并列为“四渎”。读者，独

也。指其汇聚百溪千涧自成一大水系，而独归于海。

这一带气候温和，雨

古淮河下游仅百多公里（在今淮安市境内），远古时，

尤清澈甘甜，襄陵沃野，恣肆壮阔。

中国古猿人的一支亦群居于此，艰难跋涉于漫

水充沛，不湿不燥，四季分明。西南有丘陵连绵起伏，东

北乃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濒河大片滩涂湿地，水草丰

茂，灌木丛生。两岸原野上大树参天，巨木连抱。犀象熊

虎，獐狼鹿兔，以及野猪野牛等，纷纷扰扰，昼夜出入于林

莽滩岩。

。漫的进化之路

几经沧桑巨变，大约距今四五万年前，盱眙都梁山脉

周围，聚族而居着一些古人类，形态已与现代人相差无

几。 出于对安全与美食的渴求，已逐步掌握了钻木取火

技术。女人们采集植物籽实、茎叶、根块，男人们手举火

把，驱蛇蝎，逐猛虎；掘陷阱，困狡兽。日出而作，日落而

沧浪，平息。终年累月，为食奔忙。他们渴饮山泉，汗



又不啻

均分享着采集或猎获的各种食物。虽荤素兼食，仍以茹

素为主。毕竟其祖先有长达千万年的素食历史。何况这

里，春天有嫩叶繁花可餐，夏日梅杏桃李亦能果腹，秋月

收草籽、摘枣梨、挖菱藕、采苡米鸡头，初冬拾毛栗白果、

捡桐子松仁。唯有大雪封河的那段日子，不易捕获野兽，

他们不得不寻找一些蟹鳖虫蛹充饥；迫不得已，也掘鼠捉

蛇填塞枵肠。一旦河上冰皮初解，便能下浅水起出荸荠

蒲笋蒌蒿荻芽，以度春荒。也许在今天看来，这些简陋且

甚少的食物，与后世的百味珍馐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比

之百多万年前，生吞活剥腥膻臊臭，茹毛饮血倒肚翻肠，

）九天九渊。他们感恩万有，获得了婴儿般的

满足，朝日般的自信，愉悦得天趣，纯朴谐自然，无限生机

正蕴涵其中。无论地震、火山，还是洪水、冰川，只要生命

之火不熄，饮食之源不绝，虽历经万般磨难，终不改其乐

融融。

日月如梭。在此后的三万余年里，他们不断法自然，

获新知，创奇迹：

久观草木荣枯，春秋代序，渐知岁时。世世尝百草，

有良有莠，有甘有苦，略识其性，故远毒草而嗜美株，赐以

嘉名曰“粮”。代代食虫贝，有鲜有腐，有毒有补，渐知取

舍，故弃恶种而求善味。

老子山静，屡惊鸷鹰低盘，攫莺吞雀。后见桑枳柔条

之上，憩鸟离枝，常遭垂梢击落，退而效之，截桑枳而成弓

矢。



得分群迁徙，沿河

长淮水清，每怪巨鱼腾跃，作浪兴波。后见蜘蛛巧吐

之，缕麻结绳为罾

罟（

丝网，飞虫一入其中，十九难逃，退而仿

）。

习见蚌珠水晶，炫耀河洲；金沙紫玉，时掬于手；入口

一试：啐！以其不能救饥当饱，故掉首不屑也。

食谱渐广，火烹方法也日渐增多：猎获到野兽，便用

磨制的刮削石器剥其皮，以尖状石器剖其腹，涤净血污，

温火悬炙。采来草籽，恐其焦糊，便摊在薄石板上，下燃

猛火干炕。从河里网起大鱼，常用竹枝穿串而吊烤。射

到飞禽，艰于脱羽绒，干脆整个儿用荷叶或水草包起，糊

上河泥，直接放进火堆里焙。挖到山药野芋，拾着花生坚

果，多半是塞入热灰余烬中细煨。对付那些横行乱蹦的

小玩意儿，他们专寻小石坑，用瓢舀来山泉注入其中，复

投进预先烧烫的一堆鹅卵石，等水沸腾，再汆入虾蟹蛙

鳖。这些就是所谓“火炙石燔

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冰川开始消退，氏族人口逐渐兴

旺起来，为避免因争食而手足相残，只

上下开辟新的家园。一些人群顺流而下，远远看到临河

南岸有一座高阜，周遭二十余里，外高中凹，不长片石，惟

有丰厚的红土，遂在此山定居下来。既然没有深邃的石

洞、茂密的森林可以栖身，只好在土坡上刨洞穴，夏以薛

）萝为帘，冬以芦苇为障。仍以采集为主，渔猎为辅。

山巅水涯，人们亲密无间地依偎在火塘边，谦让共享着原

汁原味（虽不会调和，但酸甜苦辛各种食物杂进，味觉并

”　



煮食物，更酥更烂，营养流失少，也便于消化吸

不单一）的食物。后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新火

塘，烤鱼肉时下滴的溶脂总是渗入泥土；用久的火塘则

否：塘壁异常坚硬，日积月累，塘底一层油汁可用蚌壳舀

起来喝。他们便细心地剔去周边红色的夹砂粘土，将火

塘起了上来，就成了最早的炊具。由此，开始小量制作形

状不规则且大小不一的粗陶。他们以钵从山下淮河里取

水，用釜

收。这就是早期的“水烹”。于是这座貌不惊人的土山，

便成为留存于一代代人心中的圣地，称作钵池山。（迨至

战国秦汉之际，淮海一带方士盛行炼丹术，加之上古的记

忆已经模糊，人们便将钵池山附会为东周王子乔炼丹

处。）每逢春秋令月，时和气清，这些结葛麻为衣、束兽皮

为裳的古人，含英咀华，哺果嚼菱，饱餐之后，鼓腹而游

放声啸歌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之间，尽情欢逐嬉闹在黄

花紫蕊草茵树丛之中，浑不知天壤间更有何事！乃被后

人称之为羲皇上人！时距今只万余年尔。

，顿觉一日，忽闻东边海上雷声隐隐，漫天阴霾

）南山，崩决北岸，刹那间，平地一片汪

天摇地动，如临大寒。未几，遥见万朵白云贴地翻滚，霹

雳大作，虎啸龙吟。人们急忙往山上跑，未及半，已见淮

水逆流，海潮直如万仞雪山，倾压而至。一时间，鱼鸟振

鳞奋翼，人兽夺命狂奔，但大多未能逃过这场浩劫。少数

捷足者跌跌撞撞登上山顶，匍匐于地，惊睹巨涛狂卷，骇

浪冲天，吞噬

洋，苍穹下惟余孤岛几点。顿感悲从中来，自觉藐若沤



乏的严重威胁，如影随形，挥之

沫，不禁充满了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之情。大河已被逼退

到了数十里外，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土山无泉瀑，

淡水断绝。濒临危境的人们情急智生：以往在森林中掘

陷阱时，不到半人深，底下就会渗出水来，何不就此山一

试？天无绝人之路，还真被他们用石凿挖出了第一口

井。

的难鹜，因

抔土小山，既非险峻，又乏回旋，别说猛兽，连小的哺

乳动物也不多。虽栖息着一些无力远翥

曾共过患难，同命相怜，非但不忍心捕杀它们，还不时从

井里舀出淡水来供其饮用。白露下而草木渐枯，青霜降

而坚冰将至，岛上植物越来越少，籽实也多干瘪不饱满。

他们到周边清浅的海水里网些螺虾蚌蛤，捞些海藻代粮，

仍只能半饥半饱。食物

不去。以至今日淮安方言中还留有一些当年的痕迹：如

形容人境遇不顺叫到处“吃瘪”，情况不妙叫“吃紧”，等

等。

乍困茫茫孤岛，终日看潮起潮落，风翻云涌，他们更

加怀念远处的那条母亲河，梦中总是咽着馋涎，恋着菱藕

鱼虾良谷美果。每当天高云淡，海上有鸥鹭鸿鹄飞向河

口，他们多半会久久伫立山顶，面朝西南，目送手挥，心驰

而神往，仿佛又回到了姜桂杞椒丛生的小山之幽，蒲苇莲

芡 ）密植的大河之渚。这种难以排解的刻骨思念，使

他们如恍如惚，如痴如醉，以至冬日不见鸟过，仍仰望长

空。恨无双翼不能高翔，便常用树枝在沙滩上画一只大



树

鸟，下边再画上几道水浪纹（一波三折极像从盱眙经洪泽

再折向淮阴、涟水的古河床），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并用

来命名那条大河，音同于“怀”。后来演变为甲骨文中的

”（淮）字，即水上一只大鸟。

求生保种的本能，不允许他们永远遐思幻想；千万年

忧患随身而形成的乐观自信的天性，使他们很快随遇而

安，适应下来，又一次用生命的智慧接受大自然的启示：

阳春，人们开始尝试用树棍插出一个个土窝，再将大

家最喜爱吃的稻、菽等几种草籽分别撒入其中，培实浇点

水，不久就长出嫩苗来。秋天收获时，因得到了精心照

料，颗粒又大又饱，且百倍于初，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由

此看到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曙光。

盛夏，在被潮汐浸过的沙丘边，他们发现了一些晶莹

如雪的颗粒，照老习惯，凡遇莫名之物先用嘴尝：人口即

化，舌间顿觉有一种从未品过的滋味。如获至宝，赶紧用

陶皿盛将回去，称之为盐。煮东西时，少放几许调于其

中，便觉食物鲜美绝伦。至此，方算烹调粗备。

若干年后，受水上浮木的启示，他们用石斧石凿砍大

成独木舟。又烧制出陶质的鱼网坠，便尝试着

到稍远一点的海面撒网，所获比原先多得多。在不断创

造，改善饮食生活中，人们真切地感悟天地之大美，欣赏

沧海之壮阔，体验人生之快乐。

粮食稍有点富余，便用来饲养岛上的各类动物。为

了区别，还给它们一一起了个称呼。开始，或许迫于海天

“



）等工具，编织芦席，还

）

辽阔，无地可逸，只好依人为生，渐渐因饮食不愁又有安

全感，它们便乐不思归，甘作家禽家畜。为了不白吃白

喝，也争着发挥自己的薄能长技竭诚为人服务：牛负重，

鸡司晨，犬守夜，禽生蛋，实在难为了它们。惟有猪多吃

多占、能生能养，还不停打呼噜，第一个下汤锅的，舍彼其

谁？

到了距今七千年前后，海水东却，原先大片陆地又露

出水面。青莲岗附近的一些高墩上生活着一批氏族部

落，形成了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母系氏族公社。主要从

事种植稻谷的原始农业及畜牧饲养业，狩猎与采集也占

有一定比重（出土遗物中有炭化籼稻、猪牙床、牛牙床

等）。他们用石头、骨头磨制成石犁、石凿、石斧、石锛、石

铲、石刀、石盘、石杵、骨镖、骨镞

、釜、钵、会制作简单的彩陶。使用的陶器主要有：甗

鼎、杯、豆、网坠、纺轮等。

淮人既能熟练驾舟，遂结伴溯流而上，以陶皿、瓠

瓢为量器，盛盐、稻与中上游的氏族群体交换麦黍山

羊等物。中原人称他们为淮夷，属东方夷人的一支。

“夷”即指其首先发明了弓矢。得到确认的还有井的发明

权，其他几项虽系自创，但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古人已着

先鞭。后来“夷”字又有了“平”的引伸义，是因淮夷心地

平和还是由他们居住在平原上而产生的联想呢？就不得

而知了。

淮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有的氏族便继续向涟水一



带东徙。世世代代“煮盐沧海曲，种稻长淮边”。

）县

亿年的震旦至

）淮河下游古道，呈西狭东宽喇叭形：盱眙

公里，毛庄附近河口阔

【注释】

马坝附近仅 公里；而涟水唐集附近河

距今口则阔 公里详见《淮阴市志》

亿纪时期，这里出现了藻类生物，为江苏境内有生命之元始。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年前，这一带曾生活着莺雀、鹰隼、熊罴、古猪兽、乳齿象、犀牛、安

琪马、猿猴及鱼类、两栖类、爬行类诸种生物。它们的化石，今在盱

眙山区仍时有发现。详见《淮阴概览》。

万年前的古猿化石，分别

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

家们在淮河下游，多次发现

考定名为“双沟醉猿”和“江淮宽齿猿”。详见《淮阴市志》。

古发现表明：约四万年前，淮河下游出现了晚期智人（一说“属新人

类型”），系江苏最早的氏族聚居群体。他们的体质形态已十分接

书。

近现代人。留下了削刮石器、尖状石器等文化遗存。详见上述两

参见《礼记》、《周易》、《世本》、《抱朴子》、《弓铭》等书中

后人在钵池山上发现了七口土井，还有一些土的有关内容。

，人称张博古）、山阳人吴璜在游钵池山

穴、土台等，便附会为东周王子乔曾在此炼丹，鸡犬服下后，化作凤

凰麒麟，随之一起飞升，留下了丹井、丹灶、丹台。对此说，明末张

致中（清江浦人，其子张

淮安人旧诗中都已提出怀疑，认为是鸿蒙秘穴，太古遗迹。

”等。

时除治病外，一般不食狗肉，也无屠狗这一职业。农家养鸡，多不

忍自食，或卖或送人。耕牛不到万般无奈不送宰场，有些读音也和

别处大不同，如牛读“ 全新世早期（距今

沭阳一线以

年前）海水向东退

年）的大理冰后期，海水曾一度浸没盱眙维桥一泗洪

东广大平原区；全新世中期（距今



高适《涟水题樊氏）唐

涟水石湖一线，却，以断续“堡岛”式海岸贝壳沙堤阻海水于灌南

金湖、楚州东部为浅海漫滩。另：据《重修山阳县志》：清代，当地人

在青莲岗旁邵家岗上掘出盆盎等古陶器甚多。但不知所以然

年考古人员首次在原淮安县宋集乡青莲岗发现了六七千年

前的文化遗址，因其早于“大汶口文化”，后正式命名为“青莲岗文

化”。稍后，延至父系氏族公社的文化遗存，则在今淮安市境内有

多处发现。出土的陶制炊具、餐具、酒具不仅种类繁多，且质地坚

硬细密，器形规则。详见《淮阴市志》。

水亭》



蠙　　珠 　　暨 鱼

禹贡》曰：“淮夷蠙

淮安濒湖带河，多水少山。既不生鱼翅海参瑶柱鲍

鱼，也不出燕窝果狸驼峰鹿尾，更别说熊蹯猩唇象鼻豹

胎。然总得有所贡献吧？《尚书

于是，淮人世世代代进贡淮珠和淮鱼。久之，珠暨鱼”。

淮蠙之产几绝，于是，淮人又如鲛泣珠，积千年之功，夺山

川造化，用血泪和汗水孕育了一颗硕大而璀璨的奇珠。

从此，中华饮食文化宝鼎中有了“淮菜”这颗耀眼的异珍

瑰宝。淮产之“鱼虾蟹鳖”随之名扬天下，淮生之“山药蒲

菜”等亦因之身价百倍，以凡鱼野蔬与山珍海味分庭抗礼

而无愧矣！

清淮大泽涌鱼虾

天地悠悠，淮水泱泱。“潮回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

浴群栖，相戏在芦洲菱浦；鳞甲百族，种繁类殊，相忘于浩

凫雏鹤鹭，侣碧万顷，吐虹霓，锁水怪，藏鱼鳖，起蛟龙。

钓月明。 听不尽那渔歌唱晚，夜半鸣榔。洪湖大泽，一



人且莫供羊酪，更

淮水

湖滨百里网悬渔”。渺烟波。“三秋水缩罾成市”， 看

不尽这“鱼虾泼泼初出网”，
。　　　“大鱼惊窜如奔狐

上，大湖中，不知有多少人，一代代，浮家泛宅，出没风波，

才有了鱼鲜蟹美、千古吟唱不绝的一曲曲赞歌。让我们

形象大使

荡起双桨，飞一叶扁舟，去大湖深处，欣赏几支渔歌如何？

白鱼。以其通体洁白如银，故名。古

称淮夷“水多美鱼。白鱼尤为世所珍”。后世诗文中所谓

“淮鱼”、“淮白”、“银刀”皆其专指。“鱼怕出名猪怕壮”。

关山千里，木桶骡车，列代不绝于“长安”道上，不知虚耗

了多少民力金钱。唯一例外的是，五代十国时周世宗，曾

下令楚州免贡淮白鱼。莫非是有道明君？抑是早期绿色

点食欲全无。

组织成员？错！原来他一见此鱼，血腥往事立涌心头，半

事物往往欲抑偏扬，至宋代，淮白反而更

名贵。人们一入淮境，食指即动，题咏连篇。苏轼十过淮

能许肥？

上，啧啧称羡：“红稻白鱼饱儿女。”而“明日淮阴市，白鱼

则使坡翁性急率真、毫不矫情的意态跃然纸

上。杨万里对淮白更有研究：“淮鱼须将淮水煮，江南水

煮正相违。风吹柳叶都落尽，鱼吃雪花方解肥。醉卧糟

丘名不恶，下来酒豉味全非。饔

买银刀二尺围。”刚出水的白鱼就船而烹，其味最佳，携归

清蒸亦好；冬日用盐淡码几日红烧，肉成蒜瓣状，刺自脱，

儿童尤喜；腌腊糟藏还可久存致远。淮白不仅味美，且开

胃助脾、补肝明目、调五脏、理经络。名下岂有虚士哉！

有遇与不遇。在他淮菜龙头 黄鳝。鱼如人，亦



毕矣。《清稗类钞

人治馔，以煼

乡，不过混迹杂鱼中，不容脱颖；个别地方甚而鄙若废物。

人弃我取。淮安人以“国士”待之，视为席上珍，昵称“长

鱼”。斯鱼固不负知己，临危授命，使出浑身解数，千变万

化呈出上百道菜来，一跃成为淮菜的杰出代表，鱼之能事

饮食类》专门作了详细说明：“淮安庖

）炒著。其于鳝，普通之制法有三：一曰

虎尾，专取尾之长及寸者，去其尖，加酱油调食之。二曰

软兜，专用脊，俟油沸于锅，投入之，似煮似炒。三曰小

鱼，则以其肠及血，煮之使熟，临食则调以酱油。（汆过的

长鱼，将肠划开洗尽，切成二寸上下，与血凝条一起置碗

盘内，加入佐料，放在饭锅头上蒸，食时浇麻油。）”这就是

淮安家常菜中的“长鱼三吃”。长鱼补中益血祛风，添精

髓，壮筋骨。喜提携大蒜作伴，不可与狗肉同食。

玉肉金膏 紫蟹。淮安游子梦绕故园，魂牵鱼蟹，

每寄意于诗文。北宋张耒《寄蔡彦规兼谢惠酥梨二首》

“西来新味饶乡思，淮蟹湖鱼几日回？”还曾作了一首《食

蟹诗》。王资深在《思归赋》中亦念念不忘“清江之膏蟹，

寒水之鲜鳞”。淮蟹之食法很多，冬笋炒蟹黄、茭白丝炒

蟹腿、清蒸蟹肉圆、螃蟹白鱼羹等，蒸煮煎炒，总少不了生

姜芫荽。或醉或糟，无不极美。欧阳修《归田录》介绍了

淮人醉蟹的诀窍：“淮南人藏盐酒蟹，凡一器数十蟹，以皂

荚半挺，置其中，可藏经岁不沙。”可作冷盘，也可烩炖。

与他乡一样，淮蟹也“不重生男重生女”，但以雄蟹白脂、

蹄膀烩鸡汤却称“代熊掌”。淮安文楼蟹黄汤包更是名扬



青虾。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展

四海。

银鱼。又称小白。二三寸长，通体洁洪湖珍贡

白细腻，柔而无骨无刺，营养极丰，炒炸焖烩并妙，尤宜老

人幼儿。芙蓉银鱼、燕菜炒银鱼、煎银鱼饼、冬笋银鱼汤

等皆为美馔。清康熙时列为贡品，命淮安每年进献

担。人称“洪泽湖日出斗金”，银鱼、紫蟹实为出口大宗，

功不可没。

头角峥嵘

出。夏日宜醉活虾，剔透玲珑；盐水煮虾，赤甲炫目；寒时

大虾宜加甜面酱炒青葱，丹翠相偎；个头小的留凤尾，红

白相续，皆色香味形具足的隽品。除晒干虾米外，活虾洗

出的虾籽烘干，一年中烧菜做汤，用来增鲜调味绝好。另

有一种白米虾，才是淮虾真正的无名英雄：挤出的虾仁，

白嫩鲜美。故“白炮虾仁”与“软兜长鱼”并称“淮炒两

峰”。做虾球、虾饼、虾圆也全仰仗于它。虾能补五脏、温

肾阳、益精血、通乳汁，乃养生佳物。若腰膝疼痛，可常食

与猪腰合炒的“虾腰串”。淮安民谚：“要得伢子记性好，

从小多吃鱼虾脑。”夏秋间，青虾之脑凝如玛瑙，自不待

开水锅中，加蛋液

贵有所值 鳜

言，即白米虾头也可榨出脑汁滗

与调料就成了虾脑蛋花汤。

花鱼，也是）鱼。淮安人称

盛产于洪泽湖的名贵鱼种。其肉细嫩鲜美，无毛刺，乃席

中上品。刚捕获的最好清蒸，但不宜过大，一尺左右者

佳。过大或起水超半日者，可制作糖醋鳜鱼、卤煮鳜鱼



鲫鱼。淮安人称作朝鱼，其来有自：正

等。传说隋炀帝途经楚州时，心血来潮要吃整烧鳜鱼

这种烹

渔子沟一位吴姓厨师应征，将调好的佐料用筷子填人鱼

腹，外面包以荷叶、油泥，塞进灶膛，再焙以糠火。约莫过

了一个时辰，只闻得鱼香扑鼻，连忙掏出，剥去泥土鳞片，

果然肉嫩味美，这就是渔沟名菜“荷叶鳜鱼”。

法，后来扩大到子鸡嫩鸭，切块加香菇火腿笋丁，紧裹豆

腐皮，再包荷叶泥，亦鲜美异常。

鳊鱼。即鲂忝占鳌头 ）鱼。淮人提到鱼，开

横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及杜甫“鲂鱼肥美知

口总是“鳊白鲤鯚”，那是为了尊重别人的口味，不肯再翻

《诗经

）手取鲂鱼，易如拾

第一”的陈案，就让它高居榜首吧。其实，梅尧臣早作过

比较：食鱼何必食河鲂？淮浦雪鳞更腴美。鳊鱼在淮并

不金贵。有苏轼《鱼蛮子》为证，“擘

）青蔬。”诸途。破釜不着盐，雪鳞芼

宠辱不惊

德十四年，明武宗自封威武大将军，御驾亲征宸濠。十一

月至清江浦，累日钓于常盈仓积水池（即户部分司南园，

今楚秀园跃龙池）。上钩者几乎清一色鲫鱼，三四寸、七

八寸不等，分赐给漕督以下一干文武官员。受者，必投瓜

报玉，各献金帛为谢。有些豪绅巨贾也百计钻营，攀鳞邀

宠，乞得一鳞半尾便招摇过市，夸耀乡里，谓朝廷所赐，奉

为“朝鱼”，张红燃爆，锣鼓笙箫，敬请回家，养以成窑缸，

供于老爷柜，以示荣宠。后来皇帝大一天小一天不走，衮

衮诸公家家盆满盎满，又不免分施“浩荡皇恩”，沿街逐巷



，待七手八脚救上

启驾下扬州”。谁知次年九月，旋

硬摊派，闹得鸡飞狗跳墙。好不容易，总算“腰缠十万贯，

回銮，依旧至浦上南

园重操旧业。大太监江彬出了个馊主意：钓不如网。“生

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朱家小儿，何尝有这啸傲

江湖的本事？身倾船翻，“龙”潜水底

一代顽来，已惊悸成疾，次日渡黄回京，遂一命呜乎。

主，以赤裸裸的荒淫贪婪为百官万民作则，岂止留下千古

笑柄与一泓“跃龙池”而已？“朝鱼”因之得名。是宠是

辱？泊如也。其实寻常百姓，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稀罕

物，最好的下饭菜倒是小朝鱼。故有谚云：“山珍海味摆

”朱坝小鱼锅贴即是用它做

鲤鱼。又称红鱼。明代淮安人诗中还

鲤鱼香”之句，而到了近代，只是在婚

一桌，不抵小朝鱼

主料。

敬而远之

有“满盘鲜

庆喜筵或除夕宴上才用，多半是作样鱼，很少动筷。淮河

北岸乡间，甚有办喜事时仅红烧一条大鲤鱼，放入木捧

盘，由人手托着，口中吆喝“过红鱼喽⋯⋯”，在各酒桌间

环绕一圈，就整个儿又端进去了。淮安风俗：“鱼到菜

止”。最后还得另上别的鱼谢幕。考其因：一是淮安人嘴

滋，嫌它“大发味”，人多忌口。二是黄河北徙后，淮地鲤

鱼蜕化变质，味道欠佳。

无缘入馔 河鳗。尽管其肉嫩脂多，营养丰富，但

在淮安却大受几千年冷遇：鄙其“有才无德”，嗜血不洁，

故不食。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叶才有所改变。


